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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驱动下的“旅游凝视”和快餐化“出片热”研究
汪淑琦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本研究探讨社交媒体时代“旅游凝视”的异化现象及其催生的“打卡式旅游”与“出片热”。基于厄里的凝视理论，

分析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形成“观看他人照片→打卡拍照→发布被看”的循环链条。实证聚焦成都网红景点，发现旅游体验被简化

为视觉符号消费，摄影服务产业化即约拍和陪拍的产生进一步助推快餐化旅游。反思指出，身处循环链条的大众不应受到批判和

指责，大众旅游由社会构建，应该倡导“深度游”以重构旅游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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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的旅游意愿逐渐上升，利用节庆假期等闲暇

时间在国内外旅游者急剧增多。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人们获取

信息、发布信息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旅游

相关信息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真实信息和虚假广告难以分辨

的当下，搜索观看记录旅游体验和美食美景照片后到热门旅游

地进行游玩似乎是大多数具有旅游意愿的人的选择。“凝视”

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界一个重要的概念，凝视理论继承

了西方历史上流传已久的“视觉中心主义”观念，在萨特、拉

康和福柯等社会学家提出的与视觉相关的理论下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1]“旅游凝视”，又称“游客凝视”，是英国社会学

家约翰·厄里提出的概念，厄里认为旅游是将旅游欲求、旅游

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综合行为，代表着旅游者对旅

游地和当地居民的作用力。[2]而旅游凝视与摄影的关系密切，

摄影使得旅游凝视具体化、有形化。社交平台的话语世界为打

卡建构了意义感和合法性，使其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旅游实

践，[3]构成了一种“凝视他人照片-去旅游地游玩-拍照-发到社

交平台-受到他人凝视”的循环。

本研究的调查范围定位于成都市内，在春熙路、东郊记忆

等热门景点对游客和当地人进行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对

于在具有典型网红性质的景点处人们进行“打卡式旅游”快餐

化的“出片热”现象进行深层分析，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深度游”建议。

1 凝视理论的发展和旅游中的“凝视”

1.1理论回顾

谈到“凝视”，人们通常会联想到一系列与“看”有关的

词如注视、凝望、审视等。“凝视”一词的核心语义为聚精会

神地观看，在朱晓兰对“凝视”理论的梳理中，她指出作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中重要的一个概念，

“凝视”指携带着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观看方

法。观者和被观者分别是“看”的主体和“被看”的对象，在

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产生了主体和对象，自我与他

者，而主体与客体随时都会转换。[1]“凝视”研究离不开萨特、

拉康、福柯和厄里。萨特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思考主体和他人

的关系，认为“注视”确认了“我”与“他人”的存在，在“看

与被看”的过程中人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产生了出来。马元龙

指出萨特的凝视是主客体的二元关系，而在拉康那里，凝视始

终存在一种三元关系，即主体、可见对象和来自他者、不与可

见对象重合的凝视，并且拉康认为眼睛和凝视是存在分裂的。

[4]吴琼谈到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我们可以把镜子装置作

为观看装置和捕捉我们视觉活动的装置。镜前的观看或凝视使

自我和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得以建立。[5]在福柯对于凝视的讨论

中，揭示了视觉成为现代社会规训与权力的共谋，凝视象征了

一种权力关系，刘丹萍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凝视的客体是生活在

“监狱化”社会里的芸芸众生，而当权派等是隐身的凝视主体。

[3]

1.2旅游中的凝视

在《旅游凝视》和《游览的文化》中，约翰·厄里发展出

有关旅游凝视的理论。他认为，在旅游体验中，视觉占据组织

和支配地位。他关注的是人们为何会不定期地离开生活地和工

作地去其他地方旅行，他认为人们这样做是企图通过“凝视”

那些与自己世俗生活完全不同的独特事实，获得预约、怀旧、

刺激等体验，因此“旅游凝视”具有“反向的生活性”。[3]

旅游在现代社会中受到高度工业化、都市化的影响。现代

旅游由一系列现代性进程和特征催生。高度密集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的有限空间中，齐美尔认为都市的生活使得人的个性化得

到限制，货币经济的成熟使得一切趋向同质化。在网络信息时

代到来的当下，社交媒体对于旅游的影响力也在急遽增加。周

宪认为媒体对旅游者的规训通过景观符号的再现将自然风景

从“物的语言”变到“人的语言”，从“他人的语言”变成“我

的语言”，在这些转换过程中，对于旅游者来说具有吸引力的

意义便被生产了出来。[6]

总而言之，大众旅游是由社会构建成的。各地政府、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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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商家、网络平台、自媒体博主、作为东道主的当地居民、

游客等作为凝视和被凝视的主客体，都在其中扮演了各种不同

的角色。

2 媒体驱动下的凝视循环

景观物被符号化后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出去，媒体和新媒体

作为传播链上举足轻重的一关，将各个或天然存在的或人工打

造的景区推广出去，赢得人们投过来的目光。在网络能够带来

巨大利益的当下，媒体广告的营销宣传更加多样。在无法真实

得知旅游地情况时，具有旅游动机的人们通过宣传册、影视广

告等了解选择心仪的旅游地，在热门博主的 vlog和 po出的美

景图、食物图上找寻自己想体验的事物、想参考的流程。按照

他人给出的体验或多或少地选择一部分进行“打卡”，使照片

成为旅游经历的证明，完成自己的旅游过程，最后将自己的旅

游经历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如朋友圈、小红书等，获得他人的

浏览点赞。从观看他人旅游照片或视频，到自己去体验打卡，

最后自己发布旅游经历有关的图像文字被他人观看，在此过程

中实现了对旅游地和游客的凝视以及被后来的游客的凝视，凝

视和被凝视、主体和客体随时在发生转换，在媒体的作用下产

生了旅游凝视的不断循环。

摄影的出现实现了新的观看方式和视觉实践形态。梁君

健、陈凯宁的研究发现手机拍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实践属性呈

现出一种被称为“扫摄”的具身性视觉话语形式和观看方式，

帮助个体记录呈现自己的实时体验，打破了传统凝视关系所依

据的个体与对象之间在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控制，也改变了风

景约定俗成的意义和现代旅游业的差异性机制。[7]旅游摄影在

视觉技术的不断发展下成为游客凝视景观的有形化和具体化

实践和表达。

3 “打卡式旅游”和“出片热”的背后

3.1打卡式旅游和出片热

在移动传播时代，游客通过将风景转化成照片，将瞬时的

体验记录下来转化成永恒的存在，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旅游凝

视进一步发生转变。黄俊、徐皞亮对青年游客进行深度访谈，

发现在旅游凝视从观看到表演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希望将旅行

中的个人体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以形塑自我、改善人际关系,

并通过良好的线上互动进一步激发创作与分享的热情，还有一

部分人会因为群体压力,通过设置分组等方式来隐藏旅游中的

“集体自我”。[8]游客通过随时随地进行书写和图片视频记录，

在构建自我的同时也能使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实时实现“云浏

览”。

旅游照片成为了旅游经验的证明，随之而言的便是“打卡

式旅游”。打卡，最初指将考勤卡插入机器记录工作时间的流

程，用于企业单位管理员工的出勤情况。之后该词使用逐渐频

繁，其词义衍生指到了某个地方或者拥有某件东西后向人展

示。当打卡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便形成了“打卡式旅游”，

指不深入地接触当地的文化而是到热门景点拍些照片证明自

己来过就离开的旅游方式。其对多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社

交媒体上流量大的短视频和图文帖颠覆了旅游地传统的营销

方式后，旅游目的地便会因巨大的流量而成为网红景点。当地

相关政府部门为“抓住”这波流量也许会因追随潮流、迎合游

客的喜好而改造建筑风格、宣传有关文化。网红博主也会利用

流量从中牟利，那些被大流量迷惑了的游客便会前来“打卡”。

“打卡式旅游”与深度游相对，在流量至上的时代，能够稳步

屹立住的仍然是文化底蕴。一时站在流量巅峰的景点或店铺多

数在没能够继续挖掘其深度的时间流逝中变得销声匿迹。游客

满怀期待的旅游也会因简单“打卡”而变得不够有趣，也就使

人们发出疑惑：为什么旅游的阈值会随着次数的增多而逐渐变

高？

当社交媒体成为了人们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主要场所

后，照片、视频等具有直观性的展现形式便在与文字的较量上

更占上风，也逐渐出现了“出片”这一流行趋势。出片是指能

够拍出好看的满意的照片，其中包括了人物、风景等多种类型

的照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时刻例如生日、结婚、小孩

满月等会请摄影师来为自己拍写真，在远离生活地、工作地而

外出到其他地方旅游时，“出片”对大众而言正逐渐变得重要，

其与“打卡式旅游”密不可分，甚至出现了“我晒故我在”这

一证明自己来旅游过的说法。与追求“出片”密不可分的是摄

影行业的转向。

3.2摄影与旅游

摄影和旅游密不可分。除了旅游者本人的摄影，越来越多

人会选择在旅游过程中请人为自己拍摄。为他人摄影盈利的形

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约拍和陪拍。

约拍的含义是和摄影师约好时间、地点、主题等重要内容

进行拍照，包括室内的棚拍如生日写真、全家福等。按照人们

所在地点区分的话，约拍可以分为旅游约拍和日常风格约拍。

与传统的摄影模式不同，陪拍正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型服务

项目。[9]陪拍也会与客人简单沟通想要的风格，但主要是“陪

伴”式服务，选择陪拍的人对于照片质量、专业设施的要求相

对较低，对应的费用也较低。陪拍也可以分为旅游陪拍和日常

陪拍。日常陪拍多为探店打卡，重点在记录生活上。而对于大

众旅游而言，选择陪拍服务的人占据很大比例，将标志性景点

和自己拍下来“打卡”近年来逐渐火热。例如，来成都游玩的

年轻游客会选择东郊记忆的红色砖块刻有大字“成都”墙前面

拍照纪念，或与春熙路 IFS商场顶部大熊猫合影。与陪伴式服

务如陪游、陪跑、陪吃饭等找搭子共度某一段时间符合的陪拍

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灵活就业模式。但它也在无形之中助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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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式旅游”的迅猛发展，完成一轮轮的旅游凝视循环。

4 反思和建议

社交媒体将旅游地简化为一系列符号，真实的文化被简化

为一系列噱头，追求“出片率”导致游客对非视觉化体验敏感

度下降，旅游的满足感也越加依赖于社交媒体的反馈如浏览

量、点赞量等。为迎合打卡需求，景点同质化改造例如国内各

种仿古小镇和古装约拍，地域文化独特性沦为背景板。在这之

中，权力结构具有隐蔽性。对于游客，在不提倡“打卡式旅游”

这种浅层式的走马观花式的体验同时，笔者想要呼吁的是深层

游。厄里的旅游凝视模型也不应该是单向的、静态的，而是由

游客、平台、居民、资本共同建造的动态的循环。

从旅游凝视的不断循环到打卡式旅游与出片现象的层出

不穷，我们很难定义该循环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发展旅游业带

来了经济利益，分享到社交平台的图文使世界有了更多的连

接，但“打卡式旅游”给游客带来的体验是不够好的，给旅游

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能够支撑的。可以肯定的是，大众

旅游由社会构建，身处循环中的想要追求打卡和出片的人们不

应受到指责和道德批判，凝视与被凝视从目光到社交平台的点

赞量，其中包含了太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笔者的研究还不足以

概括所有情形，未能够考虑到所有状况。我们可以利用陪伴式

服务中至关重要的陪伴属性来辅助深度游落地。应该改变的是

让“出片”成为深度体验的副产品，而非旅游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 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D].南京大学,2011.

[2] 李拉扬.旅游凝视:反思与重构[J].旅游学刊,2015,30(02):118-126.

[3] 刘丹萍.旅游凝视:从福柯到厄里[J].旅游学刊,2007,(06):91-95.

[4] 马元龙.拉康论凝视[J].文艺研究,2012,(09):23-32.

[5] 吴琼.他者的凝视——拉康的“凝视”理论[J].文艺研究,2010,(04):33-42.

[6] 周宪.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J].天津社会科学,2008,(01):111-118.

[7] 梁君健,陈凯宁.从凝视到扫摄:手机摄影与旅游情境中观看方式的转变[J].新闻记者,2020,(09):47-62.

[8] 黄骏,徐皞亮.“我晒故我在”:移动传播时代的青年游客凝视与自我建构[J].当代青年研究,2021,(05):56-62.

[9] 戴光全,陈欣.旅游者摄影心理初探——基于旅游照片的内容分析[J].旅游学刊,2009,24(07):71-77.




